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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哲理的散文诗，最为读者

所青睐，也最耐人咀嚼。川梅先生
非常善于将哲理赋予《在九岭山
里》的一些篇章及字里行间，诗句
便熠熠生辉。

“风来来往往，不论往哪一个方
向，庄稼都顺着。时间一长，就长高
了，也长直了，最后低下了头颅。”

“低下的头颅，就不用顺着风了，只
顺着头颅的方向。”“头颅的分量，风
吹不动。”《庄稼成为风的形状》中的
这三段文字，从表象上看，写的是

“庄稼”和“风”，其实隐含的哲理是
人和世事、人和权势、人和各种歪风
邪气。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
面对一些霸道的权势和歪风邪气，
有时顺着，是一种无奈，或是一种智
慧，像“庄稼”，当“风走远了，它们又
站直，过自己的时光，拔自己的节”，
直到“最后低下了头颅”，而“头颅的
分量，风吹不动”。整片田野上的

“庄稼”都“低下了头颅”，“风”也就
无可奈何了。

“花朵慢慢绽开。九岭山里的
花，都不把时光放在心上。”“牛站在
水边，默默打量山坡上的过往。牛
的眼睛很大，看到的俗世，都有一些
沧桑。”《每一朵花都与蝴蝶有缘》中
的“花”和“牛”，其中蕴含的哲理不
仅仅是“花”和“牛”的专利吧。

《在九岭山里》的若干篇章中，
多处提到了“底线”这个词。《时光也
对风水无可奈何》：“桃花红了山坳，
梨花悄悄羞怯，还在守着低调的底
线。”《方言记录的历史有很多空
白》：“河流最先变节，拐了多少重

弯，最后放弃了底线。”这样的诗句
让人沉思，也让人产生联想。物如
此，人更如此。不管人在何处，也不
论身处何事，都不能没有底线。不
论是谁，尤其是身居高位者，一旦没
了底线，岂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都能干得出来？人生也就没了阳
光，失了高尚，变得俗不可耐。可见
底线是做人、做官、经商、理事必须
要坚守的，人格才有魅力，人们所处
的社会才能和谐向上，安定祥和。

《后来下起了雨》：“雨很大，人的
根在地上扎得深了一些，想飞，也不
容易。”是啊，有个段子说，做人难，难
做人，人难做，做难人。水往低处流，
人都想往高处走，笨鸟还可先飞，可
人呢？有些人有时候在有些地方，还
真的不容易飞起来。“被雨打湿了羽
毛的鸟，缩在老树的荫里，望着暮色
苍茫，不敢飞。”人啊，有时处于逆境，
或在某种环境里，也会被雨打湿全
身，再想飞，飞往远方，飞往高处，飞
往自己本想飞到的地方，也只是空想
而已，往往情不自禁地发出声声叹
息：心有余而力不逮也！

“时光无边苍茫，夕阳转完一
天就去轮回。那些习惯了仰望的，
到了黑处就会迷茫。”《神仙的时光
也许更加缓慢》中的这一诗句太经
典，太富有哲理了。在阳光普照的
时候，不仰望、不迷信，有自己的自
信与坚守；在黑暗无光的时候，不
低头、不迷茫，有自己的清醒与方
向。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清
醒的人，一个有主心骨的人，一个
高尚无邪的人。

《神仙的时光也许更加缓慢》还
有一句富含哲理的诗句：“村头能够

长命的树，基本上都不会挺直躯干。
看不到它们的脊梁，它们的浓荫修得
越来越圆。”“挺直躯干”的“树”，自然
能成栋梁之材，而那些“不会挺直躯
干”的“树”，其“浓荫”照样“修得越来
越圆”，成为村里的一道不可或缺的
风景线，真诚地为村民们遮阴纳凉、
避雨挡风。茫茫人海，芸芸众生，面
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各类各色的人
和事，无论“挺直躯干”还是“不会挺
直躯干”，都能各得其所，各有人生价
值，各自为家庭、为单位、为社会起到
各自的作用与贡献。

八
颇有禅意的散文诗，往往是读

者的最爱。川梅《在九岭里》的许多
诗句都很有禅意，读之，别有一番韵
味；掩卷思之，也有别样收获。

《时光也对风水无可奈何》中
的“老槐树打坐在废弃的渡口，品
尝过往的云烟”，就让人联想到了
九岭山里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过
往？经历过什么样的云烟？《百丈
寺的飞檐上挂着一些沧桑》中的

“月亮挂在天上，仿佛被风吹得只
剩一半了。只剩一半了，还是有些
虚荣”，仅月亮有些虚荣吗？人的
虚荣更甚，且比比皆是。

《河山在一起就是上等的风俗》
中有云：“潦河跟九岭山混在一起，就
是上等的风俗。千百年来，它们一直
都是他人的背景。”“这方河山，千百
年来，没有人在意过它们的来头，也
没有谁关注过它们的背景。在历史
的暗箱操作中，它们渐渐哑口无言。”

“很多路走到这里，就萎缩成了曲径，
埋头去向无边苍茫。”人跟某项活计、

某种岗位、某种职位“混在一起”，尽
管有些高尚，亦有点重要，也往往成
了“他人”的背景，你的“来头”与“背
景”，也没有谁在意和关注，你只好埋
头干你的活，默默地去向无人问津而
又无边的“苍茫”。

《没有人告诉我一条河流的深
浅》还有这样的诗句：“宝峰寺对岸，
我站在废弃的渡口打望时光。暮色
苍茫，没有人告诉我，一条河流的深
浅。”其中的禅意是什么？就是凡事
要靠自己去埋头摸索，去认真探究，
去积极实践，在不断地摸索、探究、
实践中求真知，获灼见，并不断地成
熟、成事、成才、成长、成功。

“风不动的时候是无形的，风
一动，村子里的月光，更加朦胧。”
读着《风不动的时候是无形的》这
句诗句，便不禁掩卷三思：除了自
然界的“风”，还有别的什么“风”也
是如此呢？

作者在《稻草人站在河边看自
己的倒影》中写道：“天空很空，仿佛
没有什么禅。”这是正话反说，“禅”
就在“很空”的“天空”中，空得什么
都没有，空得要什么，就有什么。

“娘煮出的炊烟是温情的，冒出
屋顶就背叛了初心。跟夜同流合污，
把黑弄得更黑。”《炊烟把黑弄得更
黑》这句诗语就更有“禅意”了，让人
突然就想到社会，想到官场，想到情
场，想到商场，想到一切“背叛了初
心”“把黑弄得更黑”的人和事。这

“炊烟”就不是一般的“炊烟”，而是别
具其他含义的“炊烟”了，其中的想象
空间比天大，比地宽，比山高，比海
深。“鸟类小心翼翼回归到窠里，默默
打量尘世间。夜已经很黑，它们不想

把黑得罪了，担心更黑。”“担心更黑”
的，不仅仅是“鸟类”，更有人类在，人
人都不背叛自己的“初心”，执着各自
的信念，履行各自的使命，守住各自
的底线，什么都“黑”不长久，甚至根
本就“黑”不了！

九
在文学艺术上，有一种艺术手

法叫“象征”，即借用某种具体形象
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
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川
梅的《在九岭山里》，将象征手法应
用得娴熟自然、炉火纯青。《小小的
鸟还感悟不到笼子的厉害》，将一只
入笼的小鸟写得活灵活现：它“看见
一只竹笼子，以为好玩，就不飞了”，

“直接钻了进去，脚一踩，笼子就关
上了”，“鸟以为没有事，潇洒地抖了
抖翅膀。在笼子里，翅膀是没有用
的，飞，也是没有用的”，“小小的鸟，
此刻还感悟不到笼子的厉害”。这

“鸟”的象征寓意非常深刻，能丰富
读者们的联想，耐人寻味。在人世
间，在社会上，在官场，在商场，在情
场，在一切的场所里，只要沾上了一
个“贪”字，放任了一个“私”字，还不
知道或无视道德、政纪、党纪与法制

“笼子”的厉害，就会像这只“小小的
鸟”那样，被关进各种各样的“笼子”
里，到头来，再硬的“翅膀”也是没有
用的，再善于“飞”也是没有用的。

《在九岭山里》，多处可见“象征”手
法，给人以简练、形象的实感，所表
达的感情也是真挚的。

十
武林高手在彼此切磋前有句俗

语，叫“点到为止”。川梅先生《在九
岭山里》的许多篇章，就用了“点到
为止”的叙述技巧，让读者自己去拓
展思维空间，获得更多的相关知识，
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读者读到《娘从来不给芭蕉
好脸色看》中的“农家的日子，没有

《卜算子》，也不用懂《沁园春》”的句
子时，便想领略一下《卜算子》《沁园
春》的意境与魅力，再次在古诗词的
熏陶中沉醉一番。

当双眸一触及《母亲的一些脚
步开始匆匆》中的“山里的早春，乡
愁还只是唐诗中那些老套的意象，
在宋词里拐几个弯出来，也不见

《临江仙》，只有自咏寂寞的元曲，
还在《声声慢》”的诗句时，即刻就
想看看《临江仙》《声声慢》，在宋词
中荡漾陶醉。

当《月亮已经躲到虚幻中去了》
中的“娘回归梦乡，几只蝴蝶在娘的
梦里，表演野史中的《十八相送》”出
现在读者的眼帘之际，也会自然而
然地想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
故事，娘的梦便有了“浪漫色彩”。

“喜欢热闹的人都出山了，村
落在无可奈何中开始悟空。”《村
落在无可奈何中开始悟空》中的
这一诗句，更是“点到为止”的点
睛之笔。一个“出山”，仅两个字，
就把改革开放引起的农村大变化

“点”得水落石出、叹为观止。九
岭山里也与别的农村一样，只有
留守老人和儿童，再就是“还有更
多的物种”。

读了川梅的散文诗《在九岭山
里》，如果非要归纳为一句话，那就
是“川梅的情愫都在九岭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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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好像穿了孔似的，大雨倾盆
而下，一道闪电划过，雷声响彻云
霄，让人不寒而栗。

魏善仁坐在病床边握着蓝兰的
手，恨不得自己有武侠小说里那些高
人的本领，向蓝兰传输功力，驱除病魔。

“你打辆车回去吧，女儿一个人
在家呢。”蓝兰说完手往回抽。

“女儿很乖，我晚一点回也没事
的。”魏善仁说。

“你快点回去吧，这雨不知下到
什么时候才停，有事我会叫护士。”
蓝兰语气有些坚决。

魏善仁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
医院……

魏善仁原是印尼华侨，母亲去
世得早，从小跟父亲相依为命。后
来，与一华裔姑娘相恋，刚谈及婚姻
时却发生了排华事件，只好跟父亲
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魏善仁父子被安排在龙埔华侨
农场工作，种植柑橘、香蕉等水果。
虽然是种地，但也是正式职工，领工
资、吃商品粮，是持着非农业户口本
的种田人。

魏善仁工作虽然有了着落，可
自回国后就与那姑娘失去了联系，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婚姻成了
大难题。农场里的姑娘眼界高，都
想嫁给公社干部或商业供销部门的
职工，魏善仁根本入不了她们的
眼。娶个农村姑娘倒是没有问题，
可魏善仁又不情愿。并非魏善仁看
不起农村姑娘，而是政策规定小孩
的户口随母，母亲是农业户口，子女

也只能上农业户口，长大后得留在
农村。魏善仁的父亲很焦急，托人
四处说媒，都没有结果，到了而立之
年，仍孑然一身。

没找到对象也就罢了，魏善仁
还摊上了大事。他因说话直率得罪
了一位农场领导，那领导叫人从他
家里搜出一部从印尼带回来的收音
机，硬说是通敌电台，诬蔑他是外国
特务，被批斗一番后判了15年有期
徒刑。他父亲经不起打击，在他判
刑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魏善仁刑满回来，已进入20世
纪80年代。农场进行了改革，将土
地分块承包给职工，未承包土地的
人自谋出路。魏善仁虽然出狱不久
就平反了，也恢复了农场职工身份，
但此时他已年近半百，且孤身一人，
承包土地已力不从心了。为了生
计，魏善仁在农场大门侧旁搭建了
一间小木房，名曰“善仁士多”，经营
烟酒茶等。店前一条道路直通村
庄，农场和村里的人有事没事都喜
欢去善仁士多，或买东西，或蹭杯茶
喝、蹭支烟抽，或闲聊吹牛讲故事，
每天店里人来人往，魏善仁的小店
逐渐有了起色。

蓝兰的家就在农场附近，她中学
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回家务农。她个
子中等，微瘦的身材、白白的脸，好像
阳光的照晒对她的肤色一点都不影
响似的。那天，蓝兰来善仁士多买了
东西正要回去，一大伯迎面走来。

“阿兰，总算找到你了，你帮我看
看这药怎么吃。”见蓝兰有点懵，解释

道：“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你爸说你来
善仁士多买东西，就找到这里来了。”

蓝兰接过药盒，打开说明书一
看，全是英文。蓝兰看了半天红着
脸说：“大伯，不好意思，我也看不
懂。”说完把药盒递给大伯。

“高中生都看不懂，咋办呢？”大
伯不知所措地说。

“给我看看。”魏善仁说。
大伯诧异地转身看着魏善仁，

然后将药盒递给他。
“这是治疗类风湿疾病的药，每天

三次，每次一片，饭后服。”魏善仁说。
“对对，这的确是治疗类风湿病的

药。我老伴被这病折磨得受不了，硬
要我写信给在美国的表哥，说美国的
药比较有效。现在药是寄来了，村里
没几个人会英文，不知道用法用量。”说
完竖起大拇指，“没想到你还会英文。”

“在印尼读书时学了点英文，
现在已忘得差不多了”。魏善仁
谦虚地说。

蓝兰见魏善仁连英文药品说明
书都看得懂，吃惊地瞪大眼睛，小嘴
张得大大的，那神情从惊讶到佩服
再到崇拜。要知道，她高考就是因
为英语拖了后腿而落榜。

此后，蓝兰时不时就往店里溜，
她越来越喜欢听魏善仁说话，喜欢
听他说印尼的故事和入狱的冤情，
他那坎坷曲折的经历令她惊叹，顽
强的毅力和乐观的心态让她折服。

“你不觉得这空着的花盆应该
种点什么吗？”蓝兰拿着一枝月季，
边说边将它插入盆里。

“我哪有时间栽花？这盆花是去
年一名农场老同事送的。”魏善仁接
着耸耸肩，两个手掌向外一摊说：“可
是花比较娇贵，没几个月就枯了。”

“月季不娇气，你抽空浇浇水
就行。”蓝兰插好后说，“而且花
开不断。”

没多久，月季果然开了花，花朵
鲜红欲滴，花香沁人心脾。

他们相爱了。他们陶醉爱情的
甜蜜，却又惊慌惶恐。他们知道，蓝
兰的父母绝不可能同意他们恋爱，
一旦公开，村民的唾沫都会把他们
的爱情淹没。他们只好把爱情暂时
珍藏起来。

或许爱情就是这样，一旦拥有，
就像魔力附体，会毫不犹豫地为之
疯狂。此时，亲情在爱情面前也显
得有些孱弱，他们选择了远走他
乡。魏善仁悄悄把小店转让了，在
一个漆黑的夜里，带着蓝兰和那盆
月季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特区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
他们去到那里开了一间小酒馆，蓝
兰负责在前台招呼客人，魏善仁在
后厨执勺烹饪。魏善仁把印尼风味
与客家菜巧妙地结合起来，尤其是
咖喱椰香手撕鸡，独特的味道使小
酒馆一下子声名鹊起。

收银台上的月季叶茂花香，一
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时间在快乐和充实中一天一
天过去。

一天晚上，蓝兰送走最后一拨
客人，突然感到胸口异常的难受。

她强忍着走到餐桌收拾碗筷，刚拿
起一个碗时，腿一软跌坐在椅子上，
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怎么啦？”魏善仁听到碗碎
的声音从厨房出来。

“没事，就是胸口有点闷，可能
是忙了一天，累了。”蓝兰额头满是
汗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完用手
撑着桌子，试图站起却又没能站起。

“不至于累成这样吧？”魏善仁
见状隐约感觉到情况的严重性，说
完抱起蓝兰就往外走。

医院对蓝兰进行系列检查，确
诊为肺癌。经历过多次不幸的魏善
仁还是没躲过不幸，就像刚从雪山
上下来燃起的火堆，身体才略感温
暖时，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把火淋
灭了。他身体好像突然被掏空了，
浑身哆嗦，但他不敢把实情告诉蓝
兰，也不敢露出半点难过的表情。

尽管魏善仁装作若无其事，蓝
兰总觉得他一定有事瞒着自己。于
是，只要医生进了病房，蓝兰就刨根
问底，开始医生含糊回答，后来拗不
过她的再三追问，跟她说了实情。
蓝兰心知患了这病的后果，但她却
表现得出奇的镇静，深思良久后提
出要放弃治疗，要求出院。

魏善仁知道蓝兰放弃治疗是怕
人财两空，但他更怕失去蓝兰。只
要蓝兰在，希望就在。魏善仁坚决
不同意蓝兰出院，他一边安抚蓝兰
要保持乐观、坚持治疗，一边瞒着蓝
兰把饭店盘了出去。医院给蓝兰做
了手术，然后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地

放疗、化疗……
魏善仁精疲力竭回到家打开房

门，女儿立即跑到门口抱着他的腿，
久久不放。

“爸爸，妈妈呢？”女儿小声问，
魏善仁感觉到女儿身体在颤抖。

“妈妈去外地办事了，要过段时
间才回来。”魏善仁说。

“要多久才回来呀？”
“如果顺利，应该很快就回来。”

说完，魏善仁心里空荡荡的。“这些
时间妈妈外出了，爸爸也有很多事
要处理，你一个人在家时要乖哈。”

“嗯。”女儿仰头看着爸爸点了
点头，松开了抱着爸爸的手。

雨还在下，雨点不断地敲打窗
户，雷声远去，闪电消逝，深沉的夜
色吞噬了天地。

医 院 用 尽 全 力 却 还 是 无 回
天之力。

魏善仁历尽磨难修成真爱，又
为爱付出了一切。饭店没了，积蓄
没了，最爱的人也没了。此时，他感
到心力交瘁，一片迷惘……

“爸爸。”女儿轻轻地走到魏善
仁面前。魏善仁低头看着女儿，那
无瑕的眼睛清澈深邃。

魏善仁将女儿抱在怀里，望着
窗外，天空中浓浓的密云渐渐散去，
一束阳光透过薄云照在雨后的荷叶
上，水面平静。

一天下午，一名小女孩背着书
包走进龙埔福利院。她在院里摘了
一朵红红的月季花，边走边喊：“爸
爸，月季又开花啦！”

狼毛正要出门放牛，被他舅舅
堵在门口。

“今天不用放牛了，我已带了一
筐草料放在牛棚里。”狼毛舅舅铁青
着脸说。

狼毛舅舅平时轻易不来狼毛
家，如果来了，一定是有重要的事
情。狼毛对这个舅舅有几分畏惧，
只得退回屋里。

狼毛母亲见狼毛舅舅进屋，并没
有招呼什么，好像约好了似的，只是
让座、递茶。狼毛刚要在一张凳子上
坐下，他舅舅厉声道：“不许坐！”

狼毛站起来，不满地说：“什么
事呀，这么凶！”

“什么事？”狼毛舅舅指着狼毛的
鼻梁说，“如实讲，你做了什么缺德事！”

狼毛把脸扭向一边，并不回应。
“你就等着进班房吧，人家妮子

要报案的！”
狼毛撇了撇嘴：“不就是推搡她几

下吗，有啥大不了的，用不着你来管。”
“砍脑壳的。”狼毛舅舅怒不可

遏地走上前去，在狼毛脸上啪啪就
是两巴掌，“今天我还就管定了！”

狼毛抹了一把嘴角，往下一甩，
地上竟洒下一道鲜红的血渍来。

“够狠！”狼毛咬牙骂了一句，便
冲进厨房，拿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冲
向他舅舅。正当狼毛挥刀朝舅舅头
上砍去的瞬间，伴着“哐当”一声铁器
撞击的声音，狼毛突然跌倒在地上。

狼毛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他
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狼毛被抬到医院，拍片检查的
结果是：右腿膝盖骨粉碎性骨折。

医生问骨折原因，狼毛妈妈说，
是她用铁火钳敲打的。医生责备道，
你这当娘的真下得了手啊。狼毛妈妈
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医生说了一
遍。医生听罢不胜唏嘘，转身对躺在
床上的狼毛说：“浑小子，你要感谢你
娘这一火钳，一举救了两条人命呢！”

狼毛舅舅所说的缺德事，究竟
是什么，还得从头说起。

狼毛一出生，体毛比一般人多
而且长，长大一些，喜欢跟人打架，
招式凶狠，而且很少输过，于是有了
狼毛的绰号。

狼毛不爱上学，小学没上完就
辍学了。狼毛上学是迫于他爹的威
逼，他爹脾气暴躁，狼毛一不小心就
会挨揍。后来他爹因病去世，他就
把书包往墙角里一扔，跟他娘说，不
上学了。像是借此报复他爹似的。
狼毛妈妈性格柔弱，管不住他。

不上学的狼毛在村里总是惹是
生非，打架斗殴是常事。13岁那年
刚开春，狼毛妈妈流着泪对狼毛说：

“毛啊，你得干活挣工分了，要不，你
将来咋个娶媳妇呢！”听了娘的话，
狼毛似有触动。当时是大集体，狼
毛就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可狼
毛干不好农活，插秧不成行；锄草草
没死，庄稼苗却死了。

生产队队长牵来一头牛，把牛
绳递给狼毛说，把牛放好了，可以挣
半个劳力的工分。

村里有四五个跟狼毛差不多
大的放牛孩子，他们自然地组成了
一个放牛队，骑着牛一同出村、回
村。狼毛是放牛队的队长。这个
队长是狼毛打出来的，其他几个孩
子都得服从他。

放牛的地点是距村子五里之外
的西山，一座百十米高的小丘陵，除
了冬天外，其他季节绿植丰茂，是放
牛的好地方，也是玩耍的好地方。
来到西山，孩子们把牛抛在山坡上
吃草，他们就选一块平缓的绿茵地，
追逐、打牌、摔跤。狼毛觉得不过
瘾，有时会带着这些孩子做些偷鸡
摸狗的事。偷来的鸡，就点燃干牛
粪烤着吃，吃得脸上一道道的乌鸦
黑，像是演古装戏的老生。狼毛还
让这几个孩子从家里偷香烟给他
抽，每次不少于三根，不带来或带少
了，就得吃他拳头。

到了十五六岁年龄，狼毛又玩起
新花样：设人体路障，拦截过路的女
人。具体情况是，远远看见有女人朝
山口走来，狼毛就指挥这几个孩子脱
光衣服，一个接一个地横躺在路上。
如果女人直接走过来，他就拍着手掌
大叫道：“不要脸，就来看！不要脸，
就来看……”如果女人不敢靠近，他
就走过去谈条件，女人若肯拿出生瓜

栗枣作奉献，狼毛把食指弯曲，放到
嘴里吹出一声尖利的哨音，那些孩子
便主动穿上衣服让开道；如果女人没
有东西可拿，狼毛就借口搜身，在女
人身上乱摸一通后再放人。

放牛队里有个孩子叫长根，看
不惯狼毛偷鸡摸狗的事，他还勉强
配合；后来设人体路障，他就以拉肚
子或其他理由避开。

一天，一个年轻姑娘走过来，狼
毛立刻指挥几个孩子脱衣服。长根
上前阻止说，这女孩是他表姐，还不
满18岁，请求狼毛放她一马。狼毛
歪着脑袋冷笑着看着长根：“真的还
是假的？”说着扭住长根的胳膊说，

“走，你说是你表姐，看她认不认得你
这个表弟！”狼毛把长根推到那姑娘
面前，指着长根问：“这是你表弟吧，
他叫啥名字？”那姑娘睁大惊恐的眼
睛，摇了摇头，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
话来。见此情景，狼毛挥起一拳将长
根打倒在地：“妈的，早就想削你一顿
了！”然后转回身去，模仿电影《地雷
战》中的台词：“哟西，花姑娘的干
活。”就去抢那姑娘手里的包袱。那
姑娘本能地将包袱护在胸前，狼毛便
趁机在姑娘身上放肆起来。那姑娘
丢开包袱挣脱狼毛，朝来时的方向狂
奔，并传来一阵阵悲凄的嚎哭声。

这件事情过后的第三天，就发生
了狼毛与他舅舅之间的血腥的一幕。

狼毛出院了，走路一摇一晃，失
去了往日逞强斗狠的气势，变得顺
实了许多。

大锅饭时代结束后，狼毛家孤儿
寡母的日子本来就难过，现在狼毛成
了残疾，干不了农活，打不了工。于
是村组长和几个老党员商量，怎样帮
助狼毛母子走出生活的困境。想来
想去，认为让狼毛在村里开间便利店
最合适。村组长和党员们带头捐款
筹资，村里富裕一些的家庭也纷纷响
应。很快，村子中心位置就开了一间

“狼毛生活便利店”。
便民店正式开张那天，村民们

都聚集在店门口，村组长站在一个
高坡上讲话说：“各位乡亲，‘狼毛生
活便利店’今天正式开业了，希望大
家多多支持。我们每天都离不柴米
油盐酱醋茶，上街买是买，在这儿买
也是买，为啥舍近求远呢！没错，狼
毛以前确实做了些坏事，让人憎
恶。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现
在狼毛改变了很多。人心都是肉长
的，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狼毛会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的。相信他会懂得
感恩，不再做让乡亲们失望的事。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村民们齐声应和，并
报以热烈的掌声。

村组长讲完话，只见狼毛一瘸
一拐地走到村组长身边，双手抱拳，
朝着众乡亲深深地三鞠躬，面颊上

挂满一条条蚯蚓似的泪线。
经营便利店的第二年，狼毛跟村

组长提出一个建议：成立“好学生奖
励基金会”，奖励村里那些努力学习
的孩子。村组长问他为啥会有这
个想法。狼毛跟村组长讲了两个小
故事。一个故事是，有个孩子来买饮
料，狼毛问孩子要哪种饮料。那孩子
说，要“高橙”。狼毛说，我这只有“高
登”。说着拿一瓶递给那孩子。那孩
子看一眼说，就是这种，并指着那个

“橙”字说，这字念“橙”不念“登”。孩
子的解释，让狼毛面红耳赤。另一个
故事是，有个孩子来买铅笔，摸摸衣
兜，忘了带钱。狼毛说这笔便宜，送
你一根，不要钱了。孩子不答应，坚
持回去拿钱。狼毛问孩子为什么这
么认真。孩子回答说，我们课本上有
一篇课文是《爱占便宜的孩子》，讲的
是有个小孩从小总爱占别人便宜，长
大后变成小偷被关进了牢房。我不
想成为那样的人。狼毛对村组长说，
这两个故事让他想起自己的人生经
历，他觉得，不上学不识字，不会读
书，就不知好歹，不懂是非。自己就
是这样走上邪道的。

村组长采纳了狼毛的建议，而狼
毛投资的份额在账册上排在第三名。

“狼毛便利店”的生意越来越
好。好在村里有个叫小芳的姑娘，
常常在“狼毛便利店”里帮忙。有些
年轻人爱开玩笑，叫她一声老板娘，
她并不反驳，只是害羞地撩撩头发，
抿嘴一笑，像是默认了。

狼毛小传
■李新泉

血色的月季花 ■龚金球


